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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源远流长
。

上起

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
,

下讫明清
,

几乎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相始终
。

铜镜是

日常生活中观容鉴貌的用具
,

与古人朝夕

相伴
,

世代相因
,

载承着中国沉积数千年

的历史
,

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心灵历程
。

几

千年历史长河中
,

镜的功用
、

文化蕴涵都

在发展
,

此间
,

宗教对我国铜镜文化产生

了巨大影响
,

给铜镜文化注入新的内容
。

同时
,

宗教也通过镜而扩大影响
。

铜镜的功用及文化盆涵
“

镜
”

字最早见于战国文献
。

《庄子
·

应

帝王篇》
: “

圣人之心静乎 ! 天地之袍也
,

万物之镜
。 ”

实物镜产生更早
,

约在40 00 年

前的齐家文化
。

纵观铜镜发展史
,

从镜做

为佩饰
、

信物
、

礼品
、

贡品
、

随葬品
、

收

藏品
、

法器等来看
,

古镜的功能绝非纯粹

的照容这一物质层面的东西
,

有着多层的

功用和文化内涵
。

(一 ) 装饰是早期铜镜的功能之一
。

《左传
·

定公六年》中有
“

定之果鉴
”

之说
,

西晋杜预注释
: “

雏带而以镜为饰

也
。

今西方羌胡犹然
,

古之遗服也
” 。

这表

明从战国到西晋人们已很注重镜的装饰功

用
,

都有佩镜的习俗
。

古代东亚地区盛行

萨满教
,

巫师在做法时
,

全身披佩铜镜
,

有

护头镜
、

护心镜
、

护背镜等
。

此教式在少

数民族地区流传到很晚时候
。

妈祖信仰中
,

人们在朝拜时也要带镜
。

藏族老人唱英雄

史诗时也往往佩镜为饰
。

至今
,

新疆维吾

尔服装中仍流传着以镜为饰的作法
。

19 76

年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面铜镜 (图1)
,

发现地点正在西部羌胡地区
。

该镜边缘有

两个梨形小孔
,

其间磨出一道沟
,

显然是佩

带饰品
,

并且其铜锡比例为1 : 0
.

09 6
,

含锡

量极低
,

难以光洁照人
。

可见
,

早期铜镜

作为佩带饰品更为合适
。

(二 )铜镜是传达信息
、

联系人间情感

的物品
。

春秋早期
,

铜镜可用于赏赐
。

《左传
·

庄公二十一年》记载
: “

郑伯之享王也
,

王

以后之鉴予之
。

拢公请器
,

王予之爵
,

郑

伯由是始恶于王
。 ”

这里的鉴即铜镜
。

郑伯

朝见周王
,

周王将铜镜赏赐给郑伯
,

周王

同时赏给掳公铜爵
,

郑伯认为周王赏赐不

公
,

从此开始对周王不满
。

由此可见
,

铜

镜作为珍贵的生活用具
,

还不能同礼器铜

爵相提并论
。

三国时期
,

铜镜成为中国文化的友好
“

使者
” ,

加强与友邦的交流
。

《三国志
·

魏

志
·

楼人传》记载
:

景初二年六月
,

日本

邪马台国遣使者到魏都洛阳
。

魏明帝颁布

诏书并封该国女王卑弥呼为
“

亲魏该王
” ,

并赠送了包括
“

铜镜百枚
”

在内的许多物

口
口口 。

南朝
“

破镜重圆
”

的故事出自唐人孟

桑所著《本事诗
·

情感第一》
。

考古发现证

实
,

这不仅是感人至深的传说
,

而且是当

代流行的风俗
。

王莽稍后时期的洛阳烧沟

38 号墓
,

为同穴异室墓
,

可能为夫妻合葬
。

两个墓中分别出土半面铜镜
,

两面残镜恰

好合为一整镜
。

安徽省怀宁县文物管理所

从两座遭到破坏的唐代墓葬中各清理出一

枚半面铜镜
,

其断面完全吻合
,

实为一面

完整铜镜
。

据史料记载
,

我国古代就有夫

妻双镜成对使用的习俗
,

传说自汉以后
,

铜镜常作为男女相爱的信物
,

生前相互赠

送
,

作为纪念
,

死后随葬
。

考古中破镜重

圆资料的见刊
,

使传说中
“

破镜重圆
”

一

说得以验证
。

同时古代流行的夫妻各拥有

半面铜镜分葬的习俗也得到了证实
。

唐朝流行千秋节赠镜祝福的习俗
。

据

《玉海》卷九十记载
:

唐玄宗把他的生日八

月初五定为
“

千秋节
” ,

规定在这一天王公

以下都得贡献铜镜
。

唐玄宗生日当天登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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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尊楼接受朝臣和外国使臣的庆贺
,

并赏

赐四品以上僚臣铜镜
。

唐玄宗曾写有 《千

秋节赐群臣镜》诗
: “

铸得千秋镜
,

光生百

炼金
,

分将赐群臣
,

遇像见清心⋯⋯
”

受

这种风气的影响
,

民间也开始流行八月初

五铸镜相赠的习俗
。

其意义逐渐延伸
,

便

有了
“

遇像见清心
”

的含义和祝福长寿的

象征
。

(三 )钢镜具有辟邓消灾
,

降袄镇魔的

功能
。

古人认为镜既能昭示形容
,

亦能昭示

一切
,

具有辟邪消灾
、

降妖镇魔的功能
。

他

们在镜中寄寓了驱鬼役神
、

求福远祸的希

望
。

《太平广记
·

王度》中叙述了隋汾阴侯

生临终前曾赠镜于王度
, “

日
: ‘

持此则百

邪远人
’ 。

度受而宝之
。 ”

在民间
,

人们常

以镜悬门
,

以辟不祥
。

这一风俗一直流传

至今
,

许多寺庙
、

民房等建筑上都悬有镜

子
。

可见在古人的精神世界中
,

铜镜被赋

予了冥冥神力
。

铜镜既能尽显人间万象
,

为生者镇邪

佑福
.
又能照出千变万化的鬼魅

,

为死者

驱鬼
。

从古人的丧葬习俗中
,

可以看到
,

铜

镜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内涵
。

据考古发现
,

铜镜多悬于墓室棺掉上方四周
,

或悬于墓

顶正中央
,

或摆放于死者胸前
、

头边
、

腰

际
,

或放在前后室暗窗及后室完中
,

浙江

省临安县板桥的一座五代墓中
,

出土了两

面铜镜
,

一面放在后室券顶的暗窗中
,

另

一面放在前室弯隆顶的暗窗中
。

这表明镜

有象征 日月
,

驱暗避邪的功用
。

陕西发掘

的许多宋金墓葬中
,

铜镜悬于墓室顶部正

中央
。

这便是
“

以镜悬棺
”

之义
,

驱邪辟

妖
,

保护死者不受侵扰
。

更有甚者
,

是在

死者面罩上粘附镜的做法
,

这不该是一般

照容意义上的用法
,

应有深层的意义
。

此外
,

铜镜还作为道教
、

佛教的法器
、

供品
,

发挥着重要的宗教作用
。

铜镜文化的宗教色彩

从小小的一枚铜镜我们可体悟古人的

思想情趣
,

了解儒释道三者间的关联
,

以

及他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
。

(一 ) 钢镜上的神仙
、

八卦图

道教是根植于本土的民族宗教
。

他内

容庞杂
,

上承道家哲学
、

中述神仙方术
、

下

及截纬符篆
,

核心是追求长生不老
、

得道

成仙
。

道教强调天道与法器的神异性
,

所

以
,

作为法器的铜镜在道教中得到了淋漓

尽致地发挥
,

同时铜镜文化中也弥漫着神

秘的道教色彩
。

铜镜是道教法器之一
,

道士进山往往

佩镜
,

道教科仪中也少不了铜镜
。

同时受

道教思想影响
,

铜镜纹饰中出现众多的道

教人物像
,

也出现了
“

尚方作镜真大好
,

上

有仙人不知老
,

渴饮玉泉饥食枣
,

浮游天

下敖四海
,

徘徊神山采其草
,

寿敝金石西

王母
”

等一系列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铭文
。



四神规矩镜 (图2) 是汉代王莽统治时

期出现的一个新镜种
。

镜背纹饰中除设置

了四神纹饰外
,

还有 T V L符号纹饰
。

有人

将这种符号纹饰称为规矩纹
,

也有人称之

为博局纹
。

从四神规矩镜的镜背布局看
,

充分体现了道家思维
。

道家认为天下分东
、

南
、

西
、

北
、

中五个方位
,

这五个方位分

别配十个天干
。

同时
,

道家讲五行学说
,

认

为天下万物都来源于金
、

木
、

水
、

火
、

土

五行
,

任何事物都要遵循它们运行的规律
。

四神规矩镜的纹饰是严格按方位及五行的

属性来配置四神的位置
。

东方甲乙属木配

青龙
,

南方丙丁属火配朱雀
,

西方庚辛属

金配白虎
,

北方壬癸属水配玄武
,

中央戊

己属土
。

《淮南子
·

天文训)) 日
: “

天道日

圆
,

地道日方
。 ”

在道教宇宙观的指导下
,

背纹的外缘大多铸有云水纹
,

意味着天上

的宇宙周而复始没有穷尽
,

镜背中心钮座

外的内凹槽式方框代表着大地
,

大地有四

个方位
。

在四个方位的外面
,

分别由青龙

白虎朱雀玄武四个神灵守护
。

在大地的每

个边的中心
,

都有一个向外的
“

T
”

形饰
,

应为四个顶天铜柱
。

《山海经
·

中荒经》
:

“

昆仑之山
,

有铜柱焉
,

其高入云
,

所谓天

柱也
” 。

可见
,

四神规矩镜布局设计应与道

教观念有关
,

其纹饰是道家思想的具体体

现
。

四灵镜中的四灵指青龙
、

朱雀
、

白虎

和玄武
,

它们是道教的护卫神
,

是守卫四

方的神灵
。

《三辅黄图》
: “

苍龙
、

白虎
、

朱

雀
、

玄武
,

天之四灵
,

以正四方
。 ”

追寻来

源
,

最早他们是先民所信仰的图腾
,

部落

战争时
,

各部落部署不同方位时
,

以图腾

为记
,

以致其变成行军方位的代表
。

至汉

代
,

四神体系成立
,

其变成拱卫天帝的四

大方镇
,

四神代表了东西南北四方星宿的

名称
。

东汉俄讳学说盛行时
,

四神又成了

表现阴阳的专用图案
。

又因四神与学说中

的
“

被祷
”

观念结合
,

自然附会了消除不

祥
、

护卫镇邪的功能
。

将四神表现在铜镜

上
,

则是古人的一种心理体现
,

其含义在

铭文中已展露出来
, “

左龙右虎避不祥
,

朱

雀玄武顺阴阳
” ,

反映了古人祈求阴阳调

和
、

四时平安
、

四方和顺之愿
。

神兽镜和画像镜的题材具有浓厚的道

教色彩
。

东王公西王母是神兽镜和画像镜

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神灵 (图 3 )
。

文献资料

表明
:

西王母神话至迟产生于战国
,

她虽

然与西极虚幻仙境相联系
,

却根植干东方

艺术文化的土壤
。

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述
,

《山海经
·

西山经》
: “

西王母其状如人
.

豹

尾虎齿而善啸
,

蓬发戴胜
,

是司天之厉及

五残
” 。

在传说中
,

西王母能使人长生不

老
,

《淮南子
·

览冥篇》
: “

界请不死之药于

西王母
” ;

能使人们子孙昌盛
,

《焦氏易林》

卷四
: “

西逢王母
,

慈我九子
,

相对欢喜
,

王孙万户
” ;

更重要的是还掌握着脱凡成仙



的大权
,

据 《搜神广记》载
:

西王母检录

欲升仙的女人
,

女仙归其管理
,

还掌管灾

疫和刑罚
。

汉以后
,

便以神格形象出现在

铜镜上
。

神话中东王公的产生年代显然晚

于西王母
,

最早不超过东汉章帝年间
。

有

关他的记载和传说较少见
,

《神异经
·

东荒

经》
: “

东荒山中有大石室
,

东王公居焉
。

长

一丈
,

头发皓白
,

人形鸟面而虎尾
” 。

《搜

神广记》载
:

东王公负责检录学仙望道之

人
,

经他考核合格后才批准成仙
。

他还管

理天地间阴阳二气
,

造就万物
。

汉代以后
,

铜镜中开始出现的东王公已表现出一种仁

者雍穆的王者气
。

东王公常与西王母结对出现
。

在镜

中
,

两者具有固定的位置和规律
,

即一个

居阳位
,

代表东方阳和之气
.

一个居阴位
,

代表西方阴柔之气
。

这种程式化的安排与

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至关密切
。

从两者的

称谓看
,

也耐人寻味
。

东西乃方位名词
,

王

公
、

王母则为对应关系
,

显然由西王母附

会出东王公
,

而东王公
、

西王母的另一名

号为木公
、

金母
,

又难脱五行之案白
。

天皇五帝是重列神兽镜的主要题材

(图 4 )
。

天皇在道教中是神仙之首
。

《晋书
·

天文志》
:

北极星正中有一星
: “

日天皇大

帝⋯⋯主御群灵
,

执万神图
。 ”

其神像一般

位于五段式重列神兽镜的最下段
,

往往与

龟蛇并列
。

五帝即东方太嚎
、

南方炎帝
、

西

方少昊
、

北方额项
、

中央黄帝
。

在五行观

念中
,

五帝代表的就是东西南北中星宿的

名称
,

而古人观测天象星宿和制作星宿图

的方位均是上南下北
,

左东右西
,

所以
,

铜

镜上的方位也是如此
。

铜镜铭文中常有
:

“

五帝天皇⋯ ⋯黄帝吉祥⋯⋯
”

或
“

黄帝除

凶
” 。

这是古人希望天皇五帝为他们
“

佑福

祛邪
”

的心理体现
。

羽人是道教观念中的重要人物形象
,

“

羽化登仙
”

是道士孜孜以求的修行目标
。

秦汉以来
,

羽人形象作为神话题材便屡屡

出现
。

《楚辞
·

远》
: “

仍羽人于丹丘兮
,

留

不死之旧乡
。 ”

王逸注日
: “

羽人
,

飞仙也
。 ”

其形象为体生毛
,

臂变为冀的仙人之形
。

他们较多出现在汉代铜镜上
。

画纹带神兽

镜的边缘纹饰也有羽人形象
,

往往表现为

骑兽
、

操舟
、

乘龟
、

乘龙
、

乘凤
、

炼丹等
,

并与飞龙
、

飞凤
、

奔兽等组成画纹带
,

显

现 了神仙世界的自由
、

浪漫和奔放景象

(图 5 )
。

这些神仙人物在铜镜纹饰中的大

量出现
,

说明当时人们企慕神仙世界
,

幻

想羽化升天及长生不老的思想
。

唐朝崇奉道教
,

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

的道教神仙气息
。

反映到铜镜上
,

就是道

教神仙人物故事题材的纹饰大量运用
,

出

现了月宫镜
、

飞仙镜
、

真子飞霜镜和王子

乔吹笙引凤镜等具有宗教色彩且渗透着道

家思想情怀的铜镜
。

月宫镜生动地表现了

月宫中嫦娥振袖起舞
、

白兔筑柞捣药
.

蟾



蛛跳跃
、

桂花盛开的内容
,

突出了道教中

关于嫦娥奔月的神仙传说主题
。

飞仙镜表

现为道人脱离人间俗土
,

羽化升仙的情景
。

真子飞霜镜有五组图案构成
,

形成天人合

一的有机整体
。

镜中人物表现出隐逸出世
、

飘然物外的闲适自然
。

王子乔吹笙引凤镜

(图6) 不但生动地表现了仙人王子乔吹笙

引凤的主题
,

而且突出表现了道教音乐具

有
“

感动群灵
”

的飘拂飞翔之声
。

道教 《要

修科仪戒律钞》卷八引
“

太真科
”

称
: “

斋

堂之前
,

经台之上
,

皆悬金钟玉磐⋯ ⋯非

唯等戒人众
,

亦乃感动群灵
。 ”

八卦镜 (图7) 是典型的道教色彩的铜

镜
。 “

八卦
” ,

亦称经卦
,

是 《周易》中的

八种基本图形
。

每卦由三艾组成
。

以
“
一

”

表示阳
,

以
“

一
”

表示阴
。

名称是
:

乾
、

坤
、

震
、

翼
、

坎
、

离
、

民
、

兑
。

唐宋时铜

镜中常饰八卦纹
,

并配以符篆
、

星象
、

干

支
、

生肖等具有道教意味纹样的图像
,

如

八卦镜
、

八卦十二生肖镜
、

八卦干支镜
、

百

卦百炼镜
、

八卦星象镜等
。

元明清时期流行的八仙镜和八宝镜均

与道教八仙有关
。

八仙乃道教神仙
。

八宝

是指八仙手持的八种器物
。

道教一般认为

是檀板
、

扇
、

拐
、

笛
、

剑
、

葫芦
、

拂尘和

花篮
。

但民间也有将珠
、

球
、

磐
、

祥云
、

方

胜
、

书
、

画
、

红叶
、

鼎
、

芝
、

锭等任选八

种称为八宝
。

也有将和合
、

鼓板
、

龙门
、

玉

鱼
、

仙鹤
、

灵芝
、

馨和松等八种寓意图形

称为八宝的
。

(二 ) 供奉于寺庙的铜镜

外来佛教
,

在与本土文化长期的对立

碰撞
、

渗透交融中
,

逐渐具有中华民族特

色
,

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
。

在

这过程中
,

铜镜文化与佛教文化互为运用
、

吸纳
,

形成了铜镜文化的佛教色彩
。

铜镜文化为佛教所用
,

一方面是物质

层面的含义
,

即以镜的实用性
,

拓展铜镜

的功用
,

从而赋予铜镜更丰富的文化内涵
。

铜镜是佛教仪式中的一种重要法器
。

西藏佛教寺院里举行的
“

多玛供
”

仪轨中
,

铜镜是
“

仪轨和揭示未来的
‘

修法所依
’ ” ,

人们可以通过铜镜中所出现的吉凶征兆来

预言未来
。

般若轨二十一种供物中第十八

即为宝镜
,

且佛教坛场设有坛镜
,

《楞严

经》卷七说
: “

方圆六丈为八角坛⋯ ⋯取八

圆镜安其方⋯⋯又取八镜覆悬虚空
,

与坛

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⋯ ⋯十方如来一出

现
,

镜交光处
,

承佛摩顶
。 ”

铜镜还有俗称
“

好照
”

的宗教用途
。

《资持记》下二之三

《释钵器篇》
: “

好照
,

有说坐禅处多悬以明

镜
,

以助心行
,

或取明莹现像
,

或取光影

交射
。 ”

人们为了与佛结缘
,

祈福消灾
,

常将

铜镜供奉于寺庙
。

加之寺庙本身用镜
,

寺

庙传世铜镜的数量可观
,

有的铜镜甚至成

为镇寺之宝
。

在 日本
,

亦有把铜镜供奉于



佛祖
,

祈求庇护
,

永保平安
。

日本三朝盯

三佛寺收藏的一面唐代鹦鹉花枝镜 (图

8 )
,

其镜面线刻佛像
,

镜面右上右下刻有
“

口子信口
”

及
“

长德三年九月廿 日奉造

口〔} 一一女弟子平口口口也
” 。

长德三年即

公元 9 97年
。

历代王朝修建佛塔
,

意在于祈求佛对

国家的保佑
,

放置在佛塔中的物品
,

务求

精良
,

以示虔诚隆重
。

从出土情况看
,

在

佛塔塔身
、

天宫
、

地宫中
,

多藏有铜镜
。

苏

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了数枚铜镜
,

其中一

面镜背有字
, “

女弟子陆七娘敬舍大一面

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口诸口口眷属

团圆身富清健口再口供养降建(建隆之误)

二年三月日题
”

字样
。

浙江黄岩灵石寺塔

出土的铜镜
,

其镜面也线刻佛像
。

浙江崇

德县崇福寺东西塔
、

金华万佛塔等
,

均有

铜镜出土
。

著名的法门寺塔地宫
、

雷峰塔

地宫亦有铜镜出土
。

这表明在中国古代舍

利座埋制度中
,

铜镜是常用之物
。

可见
,

镜

与佛教在物质层面是有渊源的
。

佛教还以铜镜为喻
,

阐明玄妙佛法
,

解说佛教哲理
。

镜喻涉及铜镜的特性和佛教的诸多方

面
,

从各方面阐发佛法
。

如
:

喻佛法为镜
。

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卷上日
: “

设我得佛
,

国

土清净
,

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

思议诸佛世界
,

犹如明镜睹其面像
。 ”

又

如
:

喻智慧为镜
。

智慧光明
,

能照物如镜
。

故而智镜
、

慧镜就成为佛教中常用之语
。

再如
:

喻心性为镜
。

认为人之心性本质
,

光

明清净如镜
。

禅宗也称
“

佛心宗
” ,

认为心

如明镜
,

修行如同磨镜
。

在佛教本土化进

程中
,

镜喻中的心性之喻最丰富
。

佛教的

镜喻
,

不仅多
,

且形成体系
,

如 《大乘起

信论》中著名的
“

四镜
” ,

认为本觉之体相

有四种义
,

镜亦有四义
,

故以之为喻
:

一

者如实空镜
,

二者因薰习镜
,

三者法出离

镜
,

四者缘燕习镜
,

已从各层次说明佛法

的较完整的镜喻系统
。

此外
.

通过镜与像
、

镜与镜的关系解说佛教哲理
。

佛教中实与

虚
、

真与假等一系列复杂的辩证哲理
,

通

过镜像关系之喻
,

得到了很好的说明
。

由于铜镜文化受到佛教的影响
,

镜背

纹饰中出现了反映佛教文化的图案
。

19 64 年湖北鄂城出土了一面吴中后期

的画纹带佛兽镜
,

其主题纹饰中有一组为

二尊佛像
,

一为坐像
,

一为立像
,

坐像结

枷跌坐于莲座上
,

立像为夹侍
。

镜纹中出

现的莲花
、

项光等都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

艺术造型
。

画纹带佛兽镜的出现
,

反映了

铜镜文化与佛教文化间逐渐渗透的过程
。

在湖北鄂城出土的变形四叶八凤镜中
,

有

一类佛兽镜 (图 9)
,

四叶中均有佛像
,

三

片各为一枷跌坐释迎像
,

有项光
、

莲座
。

另

一瓣中为三尊像
,

中为释逝像
,

有项光
、

莲

座
,

后有侍者
,

前跪菩萨
,

还有佛完之形
,



不难认定为佛像
。

此类镜已是具有浓厚佛

教色彩的佛像镜了
。

莲花是佛教的象征物
,

宝相花是以莲

为本
、

经艺术加工后的纹饰
,

是佛教艺术

中特有的花卉形象
。

唐镜中宝相花纹饰的

运用
,

显示了佛教在中国的盛行
。

唐代的

孔雀莲花镜
、

麒麟狮子镜
、

婆罗树纹镜等

都与佛教文化有关
。

婆罗树为佛教圣树菩

提树
,

佛陀诞生
、

入寂均与之有关
。

在唐

镜中
,

最具佛教特色的是万字镜
。

镜背多

以纽为中心作双线形字形
,

己乃释迎胸部

所现
“

瑞相
” ,

象征
“

吉祥万德之所集
” ,

又

说形是
“

因圆果满相
” 。

此类镜较盛行于中

晚唐
。

迎陵频伽镜 (图 10 )
,

也与佛教有关
。

《大智度论》卷二八日
: “

如迎罗陵频伽鸟
,

在谷中未出
,

发声微妙
,

胜于余鸟
。

菩萨

摩诃萨亦如是
。 ”

镜中双迎陵频伽上身呈人

形
,

下身为禽鸟形
。

宋镜中有达摩渡海镜
,

又称罗汉渡海镜
。

达摩为我国南北朝时高

僧
,

从天竺航海至中国
。

镜中一僧身披架

装者手持法器行于波涛中
。

金代根据 《莲

花太子经》制作的童子踩莲镜 (图 11)
。

元

代则有
“

背面花纹为佛家八宝图案
”

镜
,

另

外还有准提咒文镜及汉梵淮提咒文佛学镜

等
。

中国文化中儒
、

释
、

道相互影响
、

互

为渗透
。

三者以儒学的
“

仁爱
”

和
“

人世
”

为基础
,

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治世和自然人

格
,

汲取了佛教的修炼善果
、

慈悲为怀的
“

出世
”

精神
,

最终构成华夏民族的传统文

化的观念
。

四叶人物镜是反映儒
、

释
、

道

思想的典范之作
。

人居叶中
,

双鸟对啼
,

人

与自然和i皆相处
,

一幅天人合一的写意图
。

这里有道家的回归自然
、

有佛家的面壁禅

坐式的内省和醒悟
,

又有儒家的静穆和沉

思
。

浙江金华出土的四叶儒家图形镜 (图

12) 堪称这一主题的典范
。

四叶佛像八凤

镜 (图9) 反映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

的融合
。

镜背饰有佛像
、

莲座
、

龙
、

虎
、

凤

等佛
、

道二教的物像
。

两者的同现是佛
、

道

两教融合的标志
。

佛居叶中
,

闭目静养
,

天

人和一
。

这既是佛教对中国道教的一种应

和
,

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认可
。

铜镜既能集纳万物于方寸之间
,

寄托

古人的种种思想意识
,

又是上至王侯贵族
,

下至平民百姓
,

无不皆备的 日常用器
。

因

此
,

铜镜往往成为文化的载体
,

折射出不

同时代的文化内涵
。

铜镜文化中的宗教色

彩便是一个极好例子
。

宗教对铜镜的运用
,

显示出铜镜文化的发展
,

又体现出宗教文

化在中国的兴衰
。

铜镜文化因宗教文化的

注人而多姿多彩
,

宗教也因铜镜的流传而

得以广泛传播
、

深人人心
。


